
 

西行雜記 

山野蠻人 

2002 年 3 月 9 日  

晚上八點三十乘新加坡航空公司航班到孟加拉首都達卡出公差。此行是為任教的工程學院

來孟加拉和印度面試一批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同行還有化學工程系同事 PRK，他原籍印度。多

年修來的道行，飛機尚未離地便就呼呼大睡。數千里鐵馬行空只看了一部好萊塢的爛電影，片

名是什麽已經不記得了，也懶得去記，片裏有監獄、警察、強盜、美女。故事大概如此這般：

強盜越獄搶銀行，美女離家愛上他，合夥百般玩警察。最後，強盜逃之夭夭，從此跟美女過著

神仙般的生活。  

一路上根本沒有像上次本家玄奘和他的幾個爛徒們去西天取經時那麽快活和刺激，被吳總

安排到火焰山觀賞煙花，去女人國考察風情等等好節目。同是出公差的，真是同姓不同命啊。  

飛機於當地時間（比東土故國慢了一個時辰）十點半便降落在達卡國際機場。我的天！從

沒見過如此簡陋的機場，跟菜市場沒有兩樣。海關辦事人員人多力眾，十來個外國遊客只折磨

了一個多小時就過了關。取行李時才好玩呢，同機的孟加拉兄弟帶的行李什麽鬼東西南北都有，

大到電視機，小到破雨傘，大包小包堆如小山。出了機場方知自己還在籠子裏，機場出口用鐵

籠圍住，鐵籠的進出兩端都有諸多荷槍實彈的嘍羅把守，一時只能讓一兩輛汽車進出。令人奇

怪的是，都已經半夜三更，鐵籠外面還有眾多遊民，黑壓壓一大片。不知這些人是否是專在機

場夾道歡迎遠方來客。Pan Pacific 酒店的車將我們接到酒店時已是淩晨一點。酒店的內部富

麗堂皇，外面則有手持來福的嘍羅看著，真有點象牛魔大王和鐵扇公主的山寨。  

只是覺得這次西遊與以往出遊會有所不同，便就開始胡亂記些趣事和感受，就叫它西行

雜記吧。  

2002 年 3 月 10 日  

一大早就得從被窩裏滾起來準備面試學生。酒店的環境其實還不錯的，座落在市中心。九

點鐘開始面試學生，個個都挺優秀，都已先是百裏挑一篩選過了。面試的學生都是報土木工程

系，與我的興趣風牛馬不相及，我問的問題也就只好天馬行空了，多是有關孟加拉人文社會及

一些吃喝拉撒的事情。還真了解了不少有關孟加拉的現況。全國有一億多人口，首都有一千多

萬人，在首都達卡有事做的每人月平均收入只有兩千卡塔（相當三十美元）左右，有一學生已

受聘為是大學講師，他說他的月入有七千五百卡塔。孟加拉本是東巴基斯坦，原與現巴基斯坦



 

是屬於同一國，人民多信伊斯蘭教，男人的地位不見得有多高，可女人的社會地位卻十分卑微，

面試的學生青一色都是男的，女孩在孟加拉極少會受高等教育。大多學生學成後是不會回來的，

他們認為政府無能，歸來也毫無用處。        

下午才有機會踩出酒店大門，哇啦！酒店門口有一大溜漆得花花綠綠三輪摩托車和人力車

待租，一出門就被團團圍住。和 PRK 叫了一部三輪摩托到酒店附近一購物中心逛逛去。上車

後才領略到達卡的非一般風情，摩托車汽車皆可逆橫倒行，路上的機動車、人力車、腳踏車、

馬車和行人擠得水泄不通，真是橫七豎八，亂七八糟。然而，勇敢的孟加拉人，個個都身懷絕

技。雖然看上去觸目驚心，每每只是差之毫厘就撞上了，次次卻都化險為夷，大家倒也相安無

事，皆大歡喜。        

不知為何，我冒著烈日高溫坐在三輪摩托上，呼吸著這滾滾的塵土和刺鼻的濃煙，心情卻

十分悠然自得，還有幾分似曾相識的親切感。兒時憧憬的大都市不就是這樣的景象嗎？從前的

中國的大都市不也是這樣嗎？就是現在，咱中國不是有很多地方還是如此嗎？不同的社會，卻

有驚人的相似。善哉，善哉。  

 

達卡賣布的小夥子 

達卡的商場也別有一般。下了車，便有一大群叫賣的和叫化子的圍了上來。事先已有友人

忠告，街上的東西買不得，乞丐一個也給不得，給了一個，眾多丐幫就擺不平了。PRK 是專為

他太太來買印度布料，賣布的地方倒也好玩，買布的和賣布的都席布而坐，先是合合掌、碰碰

手以示友好，然後再討價還價。我幫 PRK 來了張即興照，沒想卻惹來十幾個賣布的小夥子極

大興趣，個個披著他們的五顏八色的布飾，搔眉弄姿的，非要本公子給他們照幾張不可。好的

是相機是數碼的，他們可以當場欣賞到他們的倩影。民風純樸可見一斑。  



 

傍晚趕到機場去印度方知機場比昨晚所見的還要爛得多，進機場時雖有幾個保安，給些小

費便有專人把你的行李拎進去，機場人員見我與他們非親非故（不是孟加拉人也不是印度人），

也懶得理我，揮揮手就讓我過去。登記登機櫃臺更是慘不忍睹，幾塊破舊的塑料牌上寫著航空

公司名號和航班，已經贓乎乎了，行李輸送帶也不知壞了有多長歲月，上面堆滿了垃圾，櫃臺

裏頭有諸多閑雜人員和修理工人閑逛著，甭說運些危險物品上飛機，想搞個核彈上去想亦非難

事。最叫絕的是機場侯機廳裏的電子計時鐘，計秒的檔每到二十來秒就又從頭開始計起，計分

的檔則自管自個兒的，高興時就蹦了一下。這樣的機場和這樣的設備能操控飛機正常運作？也

只有安拉知道了。  

好事還在後頭呢，我們從達卡到印度加爾各答的孟加拉 Biman 航空公司航班用的是俄制飛

機，不知為何從飛機尾巴到背部有一條長長的鋼絲牽拉著，該不是怕機尾在空中會離機而去吧？

真佩服這些俄毛子的設計天才。上了飛機，方知機齡恐怕要比俺老人家還要老得多，行李倉該

關的時候關不住，該打開的時候打不開，飛機頂部象散了架似，巨大的引擎聲更是令人膽戰心

驚。說實在的，要坐這樣的飛機，沒有幾分勇氣還真不行。閉起雙眼睡個大覺吧，老婆孩子們，

你們自求多福了。孟加拉，老子真他媽的服了你！  

從加爾各答轉機到新德里卻象如臨大敵，與達卡機場恰恰相反，內陸航班侯機廳前有個用

沙袋堆砌的碉堡，內有一軍人端著槍瞄準外面。機場安檢有六道，最後，總算鳥槍換炮，乘上

阿美利堅的波音機，一路睡到新德里。  

2002 年 3 月 11 日  

 

弄蛇的人 



 

一整早上在下榻的 Park 酒店面試了六個學生。Park 就座落在新德里市的正中心國會大道

上，新德里雖然也是雜亂無章，馬路上人、車、牛混雜（印度的牛才真是牛逼），但要比達卡

好了許多。學生個個出類拔萃，英語本來就是他們的日常和學習用語，根本不成問題，只有一

學生口吃得厲害，恐怕日常交流會有問題。其中有兩位女生竟然是全新德里大學第一名和第三

名。總覺得有點象趁火打劫似的，富裕國家可以用錢爭取到貧困國度的一等人才。印度的社會

和經濟情況比孟加拉似乎好得多，可是學生對政客也一樣是深惡痛覺。想想也真難為這些政客，

天天為人民服務，卻惹來一身騷。不過這些政客如果不從政他們會從良嗎？值得懷疑。 

 

牛逼的牛 

中午，負責安排我們在印度整個行程的旅行社 TCI 一名小經理到酒店與我們共進了午餐。

他說坐在我們隔壁桌的一男一女是在印度大名鼎鼎的男女模特。果然，晚上九點多有一群人在

我住的房間底下遊泳池旁舉行他們兩人主演的新片『December 16』造勢晚會，吵得要命。第

二天報紙上就有他們愛來愛去的八卦新聞。  

印度社會似乎對中國不甚友好，旅行社小經理說中國搶了他們的領土，現在市場又充斥中

國造的賤價電器，搞誇了印度的經濟。我問他想不想和中國做生意，現在可是有很多中國人出

國旅遊哦，可他似乎一點興趣都沒有。Park 酒店介紹國際長途電話裏竟然沒有中國，甚為納

悶。其實我倒以為不管是孟加拉還是印度在社會和文化上跟中國都有幾分神似。  

2002 年 3 月 12 日  

今天一早五點就起床，旅行社六點鐘就派人來接我們到火車站去北印度一個叫魯爾基

（Roorkee）的小城訪問魯爾基的 IIT（IIT 即印度理工學院英文縮寫，是印度工科學府中第



 

一等），火車車程四個小時。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旅行社小經理訂票時將我的出生年份從

63 顛倒成 36，一下子把我變成快七十歲的老頭，可以享受老年人優惠票價（特等艙可以省下

幾百盧比，當然全歸旅行社），經理對天發誓說上了火車三十幾歲的老頭跟七十歲老頭是沒有

區別，查票員絕對不管。果然老天無眼，列車員查票時竟是熟視無睹，令我傷透了心。火車站

到處都是乞丐和苦力。  

從新德里到魯爾基一路平川，到處都是富饒的土地，鐵道兩旁民宅建築多以平頂洋房為主，

看不出有什麽印度特色。一路無聊，便開閱浙大陳望衡著的『占巫與哲理：周易蘊玄機』，不

錯的一本書。每次出遊都習慣帶一兩本平常想看又沒時間看的書。魯爾基就在喜馬拉雅山山麓，

往前再坐一站就是全程的終點，再往上就是喜馬拉雅山脈南邊第一峰，海拔四千多米，興都教

稱其為聖母峰，峰頂上有一大湖，興都教教徒受洗的聖河便發源於此湖，湖水流向魯爾基穿城

而過，每年七、八月魯爾基都會聚滿了從印度各地來聖洗的教徒。今天剛好是興都教神的生日，

全民放假，女人守齋，全日不可進食。  

負責接待我們的是一位副院長 Gupta 教授，他對我們的到訪甚是熱情，給我們介紹了學校

的歷史，據他說學校已有一百五十五年的歷史，是印度最老的高等學府，原為英國人創辦的，

先是叫湯普森學院，後改成魯爾基大學，不久前還窮得都快不行了，去年剛成功變成一個印度

理工學院，財政預算多出了三倍，一下子又富得流油，校內到處正大興土木。中國是學院絞盡

腦汁變大學，印度卻是大學要變學院，看來名這東西是沒有太大實質意義。  

由於是公共假日，學校不上課，也無法參觀他們教學和科研設備。然而，整個校園給人感

覺很是破舊不堪。Gupta 教授原打算安排我和 PRK 住在學校的留學生宿舍，由於我隔天另有

安排，需當晚趕回新德里，結果只是 PRK 留下。在這裡留學的學生大都是從印尼，馬來西亞和

中東國家來的。  

中午，Gupta 教授和化學工程系系主任請我們在留學生樓餐廳用餐。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

次正正經經吃印度餐，想不到印度的東西看起來可怕，吃起來卻很可口，竟然還吃撐了。總算

了解印度人為何用手抓東西吃，說實話，吃印度餐就象我們吃雞腿或漢堡包，只有用手抓才是

最便利的，任何的筷子刀叉都是多余的。  

下午，我們先是和電子工程系和化學工程系的教授座談，然後是給學生推銷我們學校，希

望他們能多多申請我校，繼續爭奪人才唄。  

回新德里的路上又是漫漫的四個鐘頭，終於把陳望衡評周易的書給啃完了。原來小布什在

清華演講時禮堂背景中的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出自於周易象傳：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說實話，這本書比我以前讀的諸多有關易經的書要好得很

多。他把易經當成一本哲學著作，而非一本普通算命蔔卦之書，我滿認同他的觀點。  



 

不過，蠻人以為易經其實也可以說它是一部神學的書。比如易經上說，太極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天地萬物。把太極解析成創造世界萬物的神或上帝也很通，其實

和老子的『道德經』中的道何曾不是相通。讀道德經時把道譯成神或上帝，一樣讀得通，且更

易理解。比如說，道德經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就可以譯成：上帝或可以被稱為上帝的神，就

不是普通的神；比許多淺析道德經的要更容易理解。我覺得中國古代文化似無神實有神，只是

中國的神沒有形罷了，如太極，如道。既然是造天地萬物的神，又怎麽會是有形的呢？又何必

在乎它的形呢？中國之神似乎更是神乎其神。  

陳望衡把八卦中的上中下三爻看成天、人和地三位一體，他說人固然居為中心地位，卻上

受制於天下受制於地，只能在之間的條條框框中求進取。想想，為人處事又何不如此？要成事

者，非要天時地利人和不行。只是如此時運何時會輪到俺蠻人呢？等吧。  

2002 年 3 月 13 日  

又是五點鐘起床，昨晚從魯爾基趕回來便是為了今天去參觀被譽為世界奇觀之一的泰姬陵。

泰姬陵座落在首都新德里兩百公里開外，是三四百年前印度一位艷后的陵墓。同行的還有三名

遊客，一個是印度老太太，小兒科醫生，在美國已有二三十年，一個是巴西籍女士，在美留學

後留在美國，是小兒牙醫，她們倆是一夥的，從芝加哥來新德里開會。還有一位是個英國小夥

子，搞 IT 的，剛失業，來印度參加他同學的婚禮，年底也要去美國下嫁給一個美國姑娘。套

句李敖常說的一句話：我不是臺灣人，可是我是臺灣人的老爸。我呢，我當然不是美國人，可

是我是美國人的老爸，天天要餵飽兩個小美國佬。真是巧了，四人之間竟然沒有一個是美國佬，

可大家都可以和美國套套近乎。那印度老太，自命為隊長，用餐點菜都由她老人家一手包辦，

一天三餐下來，都點的是五花八門的印度菜，大家共用。        

從德里到泰姬陵的公路也許是印度最好的一段，相當於我們中國的國家一級公路。路上的

交通就比較復雜，甭說時有牛群在路中悠哉遊哉地招搖過市，時不時還來幾輛馬車和慢吞吞駱

駝拉的車。左右雙向是隔開的，但使人提心吊膽的是時常迎面開來的耕田拖拉機。一路上看不

到任何交通警察，反而有幸目睹有一大男人抱著一只大黑熊在路中翩翩起舞。一二百公里的路

程，開上足足四個鐘頭。  

泰姬陵在印度的阿格拉（Agra），比起中國的皇陵規模算是小的多，可是有它的獨有特色。

整個陵墓是由印度潔白的大理石砌成的，石中鑲嵌著各種花花綠綠的寶石和半寶石。導遊是個

墨西哥和印度混血，他說泰姬陵是當時的皇帝為他的皇后所建的，傾盡國力，花了二十二年才

建成，全陵建築具有典型的穆斯林風格，墻上刻滿了可蘭經經文。皇后叫瑪哈（Mahal），聽

說她長得天姿國色，二十歲入嫁給皇宮，三十九歲病逝，其間為皇帝生了十四個龍種鳳胎，八



 

男六女。臨死前要皇帝答應她兩件事：一是不續弦，二是建座愛情之陵。皇帝也都做到了。後

來參觀皇宮（Agra Fort）時，方知皇帝雖然沒有另立新后，後宮卻尚有佳麗二百（比中國皇

帝還算是小巫）。大凡女人，要想留名青史，一要沈魚落雁，二要嫁入皇室，還有最重要的是

要死的早，早如楊玉環，近如戴安娜，例子比比皆是。        

 

泰姬陵 

據說皇帝還想在泰姬陵的對面，隔河相望再為自己建一座同規模的陵墓，其子非常不滿乃

父所為，就把皇帝抓起來，關在河對面一座特別建造的監獄，監獄只有一個窗戶面對泰姬陵，

皇帝雖失去自由，卻可天天望著自己一手策劃的泰姬陵。直到老死，其子將他下葬在皇后居中

墓穴的右手邊，這也是陵中唯一不相對稱的地方。  

中國和印度的歷史也有頗為相似的地方，如中國歷史上有元清兩朝是由外族統治，建泰姬

陵的印度皇帝也是侵略並統治印度的外族人。導遊和印度老太雖然對泰姬陵的建築非常自豪，

但提起那段歷史似乎都面有難色，泰姬陵再偉大，畢竟不是他們正統的興都文化。想想咱們，

不知是健忘還是博愛，現在鋪天蓋地都是有關滿清的電影電視劇，康熙這的乾隆那的，似乎又

做回滿清子民。提起成吉思汗還眉飛色舞的，說是中國史上偉大的君王，元朝時蒙古人是如何

對待漢人，都忘得一幹二盡了。  

2002 年 3 月 14 日  

今日閑來無聊，在新德里買了些紀念品，最喜歡在街邊攤砍價殺價，直殺到攤主臉色蒼白，

幫 PRK 把一個假名牌錢包從一百七十五盧比一直殺到七十五盧比，自己買了一對銅駱駝，也

從兩千五盧比一路砍到一千，還真擔心印度人把我也砍了。  



 

傍晚續行到印度東南部重城金奈（Chennai），兩年前這個城市還叫 Madras。印度近來民

族主義高漲，時興將當時英國佬統治時取的名改回本民族語言。到金奈已是晚上八點，下榻在

市區 Park Sheraton，是此次行程最豪華的酒店。  

2002 年 3 月 15 日  

今天是本行程最忙碌的一天，金奈的學生特別多，這城市明顯比新德里要落後，學生水準

要來得低。忙了幾乎一整天，面試了十來個學生，大部分是從地方工程學院來的，要比印度理

工學院的學生差一大截。他們的英語極為難懂，有幾個好象也聽不懂我說的英語，有時還要來

個比劃比劃。  

印度同事在此地有許多親友，我們只好分頭行動了。本想到酒店外面街上找個中餐館解解

饞，好幾天沒有吃到中餐了。酒店門前布滿了警察，好象是有什麽大人物在酒店內活動。跨出

酒店，方知街道上人頭攢動，可到處都是烏七麻黑的，只在酒店周圍繞了一圈，便又縮了回去。

櫃臺告訴我酒店裏有一家很高檔的中餐館。  

中餐館內燈火灰暗，燭光閃閃，服務生彬彬有禮，鋼琴聲輕輕飛揚，氣氛果然不錯，心情

頓然好了許多。管他價錢如何，蠻人是從來不虧待自己，先是來了杯法國白葡萄酒，再點了一

碗魚翅湯，另加一盤清蒸魚和一盤炒竹筍，悠哉遊哉地慢慢享受一番。服務生的服務水準絕對

一流，在恰到好處時給我來了一壺不錯的中國茶，真讓我都有些感動，茶可是我之最好。只是

這一人獨享如此美味佳肴，燭光琴聲，似乎少了點什麽，未免有些自意黯然。  

2002 年 3 月 16 日  

這是我這次行程的最後一天，已經辦好所有的登機手續，再過一兩個時辰便要登機回去了。

下午，打個的到附近的一個海濱沙灘兜了一圈，沙灘是很不錯，對著印度洋上端的孟加彎。但

除了我之外，就沒有其他遊客，沙灘上的看上去都是當地漁民。沙灘上有個用茅草搭起的小村

落，該是住著漁民。有幾對情侶冒著烈日在又熱又臟的沙灘上談情說愛（愛情的力量還真偉

大）。我呢更無聊，傻乎乎地站在烈日底下個把鐘頭，看著一群漁民在打魚，他們打魚的方式

實在原始，但很有趣。他們不會說英語，只好和他們指手劃腳比劃一通。他們向我要香煙，我

說沒有，我向他們要魚，他們指著幾里開外的小船，意思說要等他們把那小船拉上岸，才會有

魚。看他們懶洋洋的樣子，估計沒有兩三個鐘頭是拉不上來的，就和他們雞同鴨講胡扯一番後

離開沙灘。載我來的的士還在那裡，看來司機是宰定我了，就只好再坐他的車回酒店了。  

此次西行，原不希望有什麼玩頭和收獲，可最後卻是棒極了，對印度的社會和文化了解了

許多。孟加拉和印度都十分落後，但這次出遊卻比三四周前從澳大利亞回來時的感覺好得多。



 

雖然不象唐僧師徒們取到了真經，但卻也不虛此行啊。我想我會舊地重遊的，下次會帶兒子去

爬喜馬拉雅，這可是他的夢想。 

 

金奈沙灘上的漁村  

馬上就要登機了，我的雜記也就此畫上了個句號。再見吧，小印度！知道你們一直在想當

老大。 


